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竞技场中的民族叙事:国际体育赛事
对犹太民族认同的建构

郑天成∗

【摘要】传统犹太人对体育运动是极其排斥的.随着１９世纪末

犹太民族主义的兴起,犹太人对体育运动的态度发生转变,并将其

作为民族教育与民族国家构建的重要工具.１９３２年,犹太人举办

了属于自己的区域性体育赛事———马卡比运动会.随着历史的演

进,马卡比运动会的规模不断扩大,影响力持续增强.１９５１年,以
色列成立了国家奥委会并于１９５２年正式成为国 际 奥 委 会 成 员.
自１９５２年赫尔辛基奥运会起,以色列积极参加历届夏季奥运会.
总体而言,以色列通过积极参与和筹办国际体育赛事,在强化主权

国家身份的国际认知、缓和地缘政治紧张关系、提 升 女 性 社 会 地

位、彰显现代国家的世俗化特征方面取得了非凡的成就.然而,在
利用国际体育赛事建构犹太民族认同的过程中也存在着民族沙文

主义、军事化倾向以及受传统价值束缚的特征.
【关键词】体育;国际体育赛事;犹太民族认同建构;奥运会;马卡比

运动会

“以色列”(Israel)一词源于犹太人的祖先、以撒的幼子———雅各(Jacob)与

天神搏斗的传说. 据传雅各与天神搏斗至黎明,天神赐予其“以色列”之名,意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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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天神搏斗之人”. 而后雅各的后裔都以“以色列人”(Israelites)①自称. “新

犹太人”与“肌肉犹太教”(Muskeljudentum)的理念既是对“与天神搏斗”传统之

回应,亦是犹太复国主义运动不断寻求变革的产物,在这样的理念之下,犹太人

将体育运动作为民族认同建构的重要工具. 马克斯􀅰诺尔道(MaxNordau)在

１８９８年第二届犹太复国主义世界大会上系统阐释了“肌肉犹太教”理论,旨在突

破传统犹太教的肉身想象,通过体育实践重塑“新犹太人”的现代身份.② “新犹

太人”的理想形象与犹太学校中学习圣经的学员的刻板印象形成了鲜明对比,这
种转变使得身体建设与犹太身份认同之间的联系成为犹太复国主义的核心,体

育运动成为犹太人的基本活动方式之一.③

当前国内学术界在探讨犹太民族认同问题上,多聚焦于文学、史学、历史记

忆等文化因素,对体育的关注相对不足.④ 这一现象在其他犹太研究领域亦普

①

②

③

④

“以色列人”(Israelite)常与“希伯来人”(Hebrews)、“犹太人”(Jew)交替使用,但具体含义和侧重

有着细微差别. “以色列人”与同名祖先“雅各”相关联,在早期基督教文献中,“以色列”指代一个拥有古

老传统并与上帝保持联系的民族;“希伯来人”指向亚伯拉罕———圣经与传统中首位被称为“希伯来人”的

个体,该名称最初特指未分裂前的民族整体,象征着与上帝紧密相连的统一时期;“犹太人”一词由“犹大

人”演变而来,这个称呼用以形容信奉犹太教并属于犹太民族的成员,其核心关联在于以耶路撒冷和犹大

地为中心的地域起源,即便“犹太人”在遥远的异乡定居,他们仍被称为“与犹大和耶路撒冷有血缘关系的

人”,他们通过使用“犹太人”这一名称与同胞保持联系. 相较于前两个称呼而言,犹太人是与非犹太人

(Gentiles)区分时最常用的自称,也是现代最具普适性的称谓. 参见Graham Harvey, TheTrueIsrael:

UsesoftheNamesJew, Hebrew,andIsraelinAncientJewishandEarlyChristianLiterature (Leiden:

BrillPublishers,２００１);PeterJ．Tomson, “TheNamesIsraelandJewInAncientJudaismandIntheNew
Testament,”Bijdragen４７ (February１９８６);PaulHaupt,“Semites, Hebrews,Israelites,Jews,” The
OpenCourt (December１９１８);StephenJ．Harris, “AngloＧSaxons,Israelites, Hebrews, AndJews,”in
SamanthaZacher,ed,ImaginingtheJewinAngloＧSaxonLiteratureandCulture (Toronto:Universityof
TorontoPress,２０１６).

参见YoavDubinsky,Israel􀆳sUseofSportsforNationBrandingandPublicDiplomacy (Diss．
UniversityofTennessee,２０１８),３０.

参见YotamHotam,“‘ReＧorientation’:SportandtheTransformationoftheJewishBodyand
Identity,”IsraelStudies２０(February２０１５),５３.

相关研究可参 见 艾 仁 贵 AiRengui , ‹“耶 路 撒 冷 学 派” 与 犹 太 民 族 主 义 史 学 的 构 建› [The
JerusalemSchoolandtheConstructionoftheNationalistHistoriographyoftheJews],于 «世 界 历 史»
[WorldHistory],２０２０年第６期 [２０２０,Issue６];郝忠格 HaoZhongge,‹希伯来语百科全书的编写与犹

太民族认同的塑造›[TheCompilationoftheHebrewEncyclopaediaandtheShapingofJewishNational
Identity],于«历史教学问题»[HistoryTeaching],２０２２年第２期 [２０２２,Issue２];张璇ZhangXuan,‹神

话叙 事 影 响 下 的 犹 太 民 族 建 构 与 国 家 想 象 › [TheConstructionofJewishIdentityand National
ImaginationundertheInfluenceofMythologicalNarratives],于«世界民族»[JournalofWorldPeoples
Studies],２０２４年第５期 [２０２４,Issue５];秦轩 QinXuan,‹超能表征与文化寻根———迈克尔􀅰夏邦的超

级英雄叙事与民族认同›[SupernaturalCharacterisationandCulturalRoots: MichaelChabon􀆳sSuperhero
NarrativesandEthnicIdentity],于«复旦外国语言文学论丛»[FudanForumonForeignLanguages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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遍存在.①相比之下,国外学术界却对犹太体育运动给予了较多的关注. 例如,
阿利耶􀅰斯科拉 (AriehSclar)的研究以犹太篮球运动为中心探讨其文化意

义.②内森􀅰艾布拉姆斯(NathanAbrams)以影视作品为切入点,分析了体育运

动与犹太社群社会同化之间的关系.③托尼􀅰柯林斯(TonyCollins)的研究则关

注了英国的犹太运动员,视其体育参与为“文化适应”的一部分.④然而,这些研

究普遍侧重于体育运动在犹太人社会融入方面的功能,对其在犹太民族认同建

构中的作用关注不够. 苏珊娜􀅰汉考克(SusanaHancock)的研究虽建立了体育

运动与犹太民族认同之间的联系,强调其培养“犹太性”的作用,但其更多聚焦于

“肌肉犹太教”与“强身犹太主义”(MuscularJudaism).⑤

体育运动作为重要的社会实践活动,尤其是国际体育赛事,已被广泛视为民

族 认同的重要载体.⑥ 诚如体育学者艾伦􀅰贝纳(AlanBairner)所言:“在不同

(续前注)Literature],２０２１年第２期 [２０２１,Issue２];赵婧ZhaoJing、宁瑞琴NingRuiqin,‹«丹尼尔􀅰德

隆达»的犹太景观与民族认同›,于«福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JournalofFuzhouUniversity
(PhilosophyandSocialSciences)],２０２３年第３期 [２０２３,Issue３];张金凤ZhangJinfeng,‹«丹尼尔􀅰德

隆达»中的“他者”形象与身份认同›[JewishLandscapesandNationalIdentityinDanielDeronda],于«外
国文学»[ForeignLiterature],２０２１年第４期 [２０２１,Issue４];王静 WangJing,‹大屠杀记忆与以色列民

族认同建构———格罗斯曼小说«一匹马走进酒吧»研究›[TheHolocaustMemoryandtheConstructionof
IsraeliNationalIdentity:AStudyofGrossman􀆳sNovelA HorseWalksintoaBar],于«外 国 文 学»
[ForeignLiterature],２０１９年第２期 [２０１９,Issue２].

①　河南大学艾仁贵教授«塑造“新人”:现代犹太民族构建的身体史»一文,首次将“犹太体育运动”
这一议题引入中国学界.

②　AriehSclar,ASportatWhichJewsExcel:JewishBasketballinAmericanSociety,１９００Ｇ１９５１
(NewYork:StateUniversityofNewYorkatStonyBrook,２００８).

③　NathanAbrams,“TheJewintheGym:Judaism,Sports,andAthleticsonFilm,”inLeonard
JayGreenspoon,ed,JewsintheGym:Judaism,Sports,and Athletics (WestLafayette:Purdue
UniversityPress,２０１２).

④　TonyCollins,“Jews,Antisemitism,andSportsinBritain,１９００Ｇ１９３９,”inMichaelBrennerand
GideonReuveni,eds．EmancipationthroughMuscles:JewsandSportsinEurope(Lincoln:University
ofNebraskaPress,２００６).

⑤　 参 见 SusanaPaton Hancock,TheLegacyof MuscularJudaism:JewishＧIsraeliidentity
throughsport(Diss．UniversityofOxford,２０１８).

⑥　关于体育运动在民族认同建构作用的阐述可参见 DavidHassan,“WhatMakesaSporting
Icon?”Sportin History３３(April２０１３):４１７;LincolnAllison,“TheChangingContextofSporting
Life,”inTheChangingPoliticsofSport (Manchester:ManchesterUniversityPress,１９９３),４;Ivo
HilvoordeandRuudStokvis,“‘PythagorasinBoots’:JohanCruijffandtheConstructionofDutch
NationalIdentity,”SportinHistory３３(April２０１３):４２７;JamesM．Dorsey,“ConstructingNational
Identity:TheMuscularJewvsthePalestinianUnderdog,”(２０１５):２;AnthonySmith安东尼􀅰史密斯,
«民族主义———理论、意识形态、历史»[Nationalism:Theory,Ideology,History],叶江 YeJiang译 (上海

[Shanghai]:上海人民出版社 [ShanghaiPeople􀆳sPublishingHouse],２０２１),８４;EricHobsbawm埃里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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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背景下,利用体育来促进民族主义事业的方式也不可避免地存在明显差

异.”①犹太民族的历史境遇,使体育在其民族认同的建构中呈现出鲜明的特殊

性. 因此,本文试图以以色列奥运参与史与马卡比运动会(MaccabiahGames)
为研究案例,从国际赛事视角探赜犹太民族认同的建构机制,进而拓展犹太民族

认同建构研究.

一、从传统排斥到现代性调适:犹太人对体育运动态度的转变

犹太民族是名副其实的“书的民族”“知识的民族”② . 在犹太教的传统当

中,学习始终发挥着核心作用,而其他与学习无关的活动都将被视为浪费时

间.③ “读书人”或学者具有极高的社会地位,因而古代犹太人对体育运动表现出

一种极其排斥的态度. 另外,体育运动还被视为古希腊身体文化的象征,拒绝参

与体育运动也是为了避免与古希腊身体文化之间产生联系④ ,以此保持犹太民

族文化的独特性. 第二圣殿时期马卡比起义的导火索,在一定程度上就是为了

反对作为希腊生活方式的健身运动.⑤然而,１７世纪初的启蒙运动给犹太人带

来了巨大的变化. 启蒙运动以及由此在欧洲产生的社会、经济和国家利益,打破

了犹太社区的传统框架. 犹太人面对的周遭世界已不再是与基督教世界并存

的传统格局,而是一个以民族国家为主导的新格局.当社区作为教育主体的垄

断地位被打破后,犹太人开始探索多元化的认同路径;这种思想解放直接催生了

(续前注)霍 布 斯 鲍 姆,«民 族 与 民 族 主 义»[NationsandNationalismsince１７８０:Programme,Myth,

Reality],李金梅LiJinmei译 (上海 [Shanghai]:上海人民出版社 [ShanghaiPeople􀆳sPublishingHouse],

２０２０),２３０—２３１;王汇军 WangHuijun、杨帆YangFan,‹竞技体育视角下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构建与

强化›[ConstructionandReinforcementoftheChineseNationalCommunityConsciousnessfromthe
PerspectiveofCompetitiveSports],于«第十四届中国体能训练科学大会论文集(下)»[Proceedingsofthe
１４thChinaConferenceonSportsTrainingScience(PartII)],４８.

①　 Alan Bairner,Sport,Nationalism,and Globalization:Europeanand North American
perspectives(Albany:SUNYPress,２００１),１６４.

②　张倩红ZhangQianhong,«犹太人􀅰犹太精神»[TheJewishPeople􀅰TheJewishSpirit](北京

[Beijing]:中国文联出版社[ChinaFederationofLiteraryandArtCirclesPublishingHouse],１９９９),４５.

③　MichaelBrennerandGideonReuveni,Emancipationthrough muscles:Jewsandsportsin
Europe(Lincoln:UniversityofNebraskaPress,２００６),３.

④　参见YotamHotam,“‘ReＧorientＧation’:SportandtheTransformationoftheJewishBodyand
Identity,”IsraelStudies２０(February２０１５):５７.

⑤　参见艾仁贵Airengui,‹塑造“新人”:现代犹太民族构建的身体史›[Cultivatingthe“NewMan”:

TheBodyＧbuildingandNationＧbuildingofModernJewishPeople],于«历史研究»[HistoricalResearch],

２０２０年第５期 [２０２０,Issue５],１８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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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８世纪初犹太世界的身份重构浪潮———不同派系都宣称自身代表着犹太民族

通往理想未来的正确道路.① 当时形成的多样化认知体系,最终衍生出对体育

文化(特别是现代竞技运动)截然不同的价值判断.
现代 犹 太 人 的 体 育 观 最 早 由 犹 太 复 国 主 义 政 治 家 西 奥 多 􀅰 赫 茨 尔

(TheodoreHerzl)阐释. 赫茨尔在日记中写道:“我必须训练这些男孩成为战

士􀆺􀆺我要将他们全部培养成自由、强壮之人,在需要时作为志愿兵效力.”②这

种体育观与伊朗国王、青年土耳其党人及其凯末尔后继者的体育观十分相似,即
认为体育运动有助于训练青年男子服兵役并保卫民族国家.③ 在这种体育观之

下,犹太复国主义对体育运动重要性产生了认可,进而促使犹太人对体育运动的

态度发生根本性的转变. 从１９世纪中叶开始,许多犹太人加入体操运动,并且

将加入体育俱乐部与奥林匹克运动视为将他们从旧律法和社会排斥以及“犹太

病理学”中“解放”出来的一部分.④

随着“犹太人的身体”与“雅利安人的身体”之间的不平等形象在反犹主义者

的心目中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犹太人产生了塑造在身体和道德上强壮的犹

太男子的“新犹太人”的想法. 诺尔道在１８９８年第二届犹太复国主义世界大会

上直截了当地表达了犹太复国主义对犹太人身体变革的渴望,提出“我们必须考

虑如何重 新 创 造 一 个 肌 肉 发 达 的 犹 太 人”⑤. 马 克 斯 􀅰 曼 德 尔 施 塔 姆 (Max
Mandelstamm)也在会上发出相似呼吁,并以罗马诗人尤维纳利斯 (Decimus
JuniusJuvenalis)«讽刺诗»(Satire)的名句作结,“健全之精神寓于健全之身

体”⑥(Menssanaincorporesano). “肌肉犹太教”的理念应运而生,“新犹太人”
的民族形象取代了流亡时期身体孱弱的犹太人形象,成为犹太复国主义话语体

系的核心组成部分,从而将体育运动与犹太民族的复兴联系到了一起. 在此背

景下,体育运动被视为培养犹太集体精神与规范纪律的手段,并通过体育培育民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参见 HaimKaufmanandYairGalily,“Sport,ZionistIdeologyandtheStateofIsrael,”Sportin
Society１２(August２００９):１０１４.

TheodoreHerzl, TheDiariesofTheodor Herzl,transby MarvinLowenthal (New York:

Grosset&Dunlap,１９６２),３５Ｇ３６．
参见JamesM．Dorsey, “ConstructingNationalIdentity: TheMuscularJewvsthePalestinian

underdog,” (２０１５):５.
参见JamesM．Dorsey, “ConstructingNationalIdentity: TheMuscularJewvsthePalestinian

Underdog,”６.

MaxS．Nordau,ZionistischeSchriften (Berlin:JüdischerVerlag,１９０９),３８０．
GeorgeEisen, “Jewish History and the Ideology of Modern Sport: Approaches and

Interpretations,”JournalofSportHistory２５(March１９９８):５３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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族团结与凝聚力来服务于犹太民族主义的目标.① １９２９年出版的官方小册子

«马卡比的责任»(TheDutyoftheMaccabi)进一步将体育运动与民族教育联系

在了一起,提出“体育运动最初的演变,可以追溯到古代东方的人民􀆺􀆺体育运

动从中国和印度传到西方,即埃及,最后传到希腊人那里,希腊人赋予了体育运

动‘民族教育的价值’”②. 由此,体育运动被设计成了一个民族教育的工具,成

为现代犹太人对流亡期间身体退化的一种回应,并将其视为回归古老东方起源

地的象征.③

２０世纪三四十年代,体育运动更是与犹太民族国家的构建相交织,成为犹

太民族复国主义运动的重要支撑以及维护民族国家安全与合法性不可或缺的一

部分. 在犹太复国主义意识中,体育运动一直是塑造“新犹太人”的核心要素.
体育既在民族层面成为整合复国主义各思想流派的动员工具,也在国家层面承

担着对内凝聚共识、对外输出意识形态的宣传职能,更成为在犹太社会中形成一

种集体认同的手段.④ 一方面,犹太运动员手持国旗、唱国歌,与世界各国运动

员同场竞技,激发了民族自豪感,形成了一种跨越所有社会阶层的集体认同感;
另一方面,以色列也将体育作为满足国家对外需求的战略工具,通过参与国际体

育赛事来建立与其他国家的友好关系,赢得国际尊重和威望.⑤ 随着以色列社

会经济变革与政治转型,体育逐渐剥离其政治动员与宣传工具的属性,成为构建

犹太民族认同的重要方式之一.

二、抵制与抗争:以色列的参奥之路与犹太民族认同的构建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世界格局发生剧变,以色列作为一个国家实体诞生.

１９５１年１０月１７日,以色列的马卡比⑥(Maccabi)和哈普尔(Hapoel)⑦两个体育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参见 HaimKaufmanandYairGalily,“Sport,ZionistIdeologyandtheStateofIsrael,”１０１６.

ChaimCahanov,TheDutyoftheMaccabi (inHebrew) (MaccabiArchive５Ｇ０００１Ｇ３４)．
参见YotamHotam, “‘ReＧorientＧation’:SportandtheTransformationoftheJewishBodyand

Identity,”５７.
参见 HaimKaufmanandYairGalily,“Sport,ZionistideologyandtheStateofIsrael,”１０２５.
参见 Haim KaufmanandYairGalily,“Sport,ZionistideologyandtheStateofIsrael,”１０２１Ｇ

１０２２.
马卡比这个名字源于«圣经»中记载的犹太英雄耶胡达􀅰马卡比(JudahMaccabee). 公元前２世

纪,他领导了反抗塞琉古帝国的“马卡比起义”,成功恢复犹太圣殿并建立哈斯蒙尼王朝. 这一历史事件

成为犹太民族反抗压迫的象征,也是现代“马卡比运动会”名称的精神源头.
哈普尔(希伯来语意为“工人”)是以色列著名的工人体育协会组织,由以色列总工会(Histadrut)

于１９２６年创立,旨在通过体育活动凝聚劳工阶层并推广社会主义价值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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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织达成协议,成立以色列国家奥委会.① 不久之后,国际奥委会就向以色列国

家奥委会发送了下届奥运会的邀请,自此开启了以色列以独立国家身份参与国

际体育赛事的历程. 尽管在国际政治和宗教因素的影响下,以色列的参赛之路

并非一帆风顺,数次遇到禁止参赛的情形,但是以色列仍不遗余力地进行参赛申

请,努力向世界展现犹太民族的形象.
以色列在１９５２年芬兰赫尔辛基夏季奥运会上首次亮相,此届奥运会以色列

派出了由２５名选手组成的代表团,其中有２２名男子和３名女子. 作为一个新

兴的独立国家,以色列参加该届奥运会的目的在于向世界展示其主权国家身份

与犹太民族形象,而非在体育赛事上取得优异的成绩. 因此,尽管以零奖牌收

场,但在 以 色 列 媒 体 上 引 起 了 强 烈 反 响.② 印 证 了 本 尼 迪 克 特 􀅰 安 德 森

(BenedictAnderson)所谓“想象的共同体”在体育媒介中的建构效应.③ 随后的

苏伊士运河危机导致１９５６年墨尔本奥运会以色列仅３人参赛,恰与同期以色列

国防军在西奈半岛的军事行动形成政治张力. １９５６—１９６８年的四届奥运会,以

色列虽未取得亮眼的成绩,但是与其他国家平等地扛起国旗并向世界展示其民

族的形象,其意义远超任何一枚金牌.
阿以冲突常常给以色列国际体育赛事的参与蒙上阴影,导致抵制、取消其参

赛甚至是恐怖主义事件. 在１９７２年西德举行慕尼黑奥运会期间发生了恐怖分

子绑架并杀害１１名 以 色 列 运 动 员 的 安 全 威 胁 事 件,即 慕 尼 黑 惨 案 (Munich
massacre). 它对全球恐怖主义、体育赛事安全、阿以争端以及以色列与奥林匹

克运动之间的关系产生了巨大影响. 慕尼黑惨案不仅是以色列参奥之路所遭遇

的巨大挫折,也是国际奥林匹克运动的一个重要转折点,为下一届奥运会的举办

及以色列参奥历程蒙上了恐怖主义的阴影.

１９７６年蒙特利尔奥运会的以色列参赛规模(１１人)与慕尼黑事件遇难者数

量形成象征性对应,体现以色列对安全危机的回应,构成以色列体育史的关键转

折. 当雅埃尔􀅰阿拉德④(YaelArad)在恐怖袭击发生２０年后的１９９２年在巴塞

罗那奥运会上为以色列赢得第一枚奥运奖牌时,她将这枚奖牌献给了慕尼黑的

①

②

③

④

参见 AmichaiAlperovich, “Israel􀆳sIntegrationwithintheOlympicMovement, １９４８Ｇ１９５１,”

IsraelAffairs１３(March２００７):６４９.
参见 Israel􀆳sFirst Olympic Appearance (１９５２),Jewish VirtualLibrary, https://www．

jewishvirtuallibrary．org/israelＧsＧfirstＧolympicＧappearance.
参见BenedictAnderson,ImaginedCommunities: ReflectionsontheOriginandSpreadof

Nationalism (London, NewYork:Routledge,２０２０).
雅埃尔􀅰阿拉德是以色列首位奥运会奖牌获得者. １９９２年巴塞罗那奥运会上,她在女子柔道

６１公斤级比赛中摘得银牌,实现了以色列奥运会奖牌零的突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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遇难者,实现了个体成就向集体记忆载体的转换. １２年后,当盖尔􀅰弗里德

曼 ①(GalFriedman)在２００４年雅典奥运会上为以色列赢得该届奥运会第一枚

金牌后,他在颁奖仪式后说的第一句话就是:“当我回到以色列,我会去慕尼黑遇

难者纪念碑向他们展示金牌,希望慕尼黑遇难者的家人以我为荣.”②弗里德曼

的雅典宣言证明了金牌不仅象征着竞技胜利,更象征着犹太民族在逆境中的顽强,
呼应了犹太复国主义运动领袖诺尔道在第二届犹太复国主义大会上的呼吁:“让我

们延续古老的英雄传统———拥有强健的胸膛、敏捷的四肢和无畏的目光.”③

除了通过运动员优异的体育成绩来表达对亡者的缅怀,以色列国内也时常

进行对于慕尼黑惨案的纪念活动. 在每届夏季奥运会之前,以色列代表团都会

在YodＧAlef④广场举行仪式⑤,以“慕尼黑１１人”(Munich１１)命名的纪念碑立于

特拉维夫、温盖特学院、本􀅰谢门森林和埃拉特.⑥ 此外,慕尼黑惨案的纪念活

动对以色列运动员也有着激励作用,每届奥运会前,以色列代表团都会前往广场

纪念慕尼黑死难者. 在国际上,尽管国际奥委会并未针对１９７２年事件举办官方

的纪念活动并且抵制以色列在开幕式上举行正式的纪念活动,但以色列仍以自

己的方式来表示默哀与缅怀. 以色列代表团在奥运会开幕式游行时会在国旗上

缠绕１１条黑丝带.⑦ １９８４年洛杉矶奥运会、１９８８年汉城奥运会和１９９２年巴塞

罗那奥运会以及１９９６年的亚特兰大奥运会期间,以色列国内都举行了相应的悼

念仪式.

２０００年悉尼奥运会期间,悉尼的一所犹太学校为“慕尼黑惨案”纪念碑揭

幕,澳大利亚犹太国家基金会(AustralianJewishNationalFund)主席彼得􀅰斯

莫尔(PeterSmaller)在揭幕仪式上宣读了一封信,说道:“我们永远不会忘记我

们的丈夫、父亲和儿子是如何满怀期待和希望地前往奥运会,为代表以色列实现

奥运梦想而感到自豪的;我们永远不会忘记他们是如何被那些想要摧毁奥运梦

想的人屠杀,躺在棺材里回来的;我们仍然相信这个梦想,我们仍然相信通过体

育实现和平与兄弟情谊是可能的. 令人欣慰的是,大洋彼岸的犹太人并没有忘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盖尔􀅰弗里德曼是以色列首位奥运会金牌得主. 作为帆板运动员,他在１９９６年亚特兰大奥运

会上获得铜牌,并于２００４年雅典奥运会上斩获以色列史上首枚奥运金牌.

ISRAEL２１cStaff,“IsraelWinsFirstOlympicGoldMedal,” August２６,２００４,https://www．
israel２１c．org/israelＧwinsＧfirstＧolympicＧgoldＧmedal/．

JamesM．Dorsey, “Constructing NationalIdentity: The MuscularJew vsthePalestinian
Underdog,”５．

希伯来语,意为“十一”.
参见YoavDubinsky,Israel􀆳sUseofSportsforNationBrandingandPublicDiplomacy,３８.
同上,３９.
同上,４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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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慕尼黑发生的事情.”①１９７２年的事件给犹太人留下了创伤,但这次事件及其

纪念活动又成为一种工具,将犹太民族与以色列这片土地联系在一起,成为犹太

集体历史记忆的一部分. 煽情的纪念仪式和活动叙写了民族共同的经历,提醒

犹太人共建他们的文化纽带和政治亲情. 以牺牲运动员命名的纪念碑将他们

“神圣化”,构建民族共同的历史记忆.
从巴比伦之囚到以色列建国,几千年来的流散历史与犹太教中关于“苦难”

和“救赎”的教义,塑造出犹太人不屈与积极抗争的民族精神. 这种精神在现代

犹太民族历史发展进程中,尤其是在体育领域,得到了集中体现.
国际赛场上的犹太运动员成为这种犹太民族精神具象化的标志. 他们以

“在悲痛中站起来”的顽强、出色的运动才能、浓厚的爱国情怀以及强大的社会感

召力,成为犹太民族的“英雄”与犹太复国主义理想中“新犹太人”形象的代表.
例如,２０１６年里约热内卢奥运会上,以色列选手奥尔􀅰萨森(OrSasson)在男子

柔道１００公斤以上级比赛中、亚登􀅰热尔比(YardenGerbi)在女子柔道６３公斤

级比赛中各获得一枚铜牌,引发了一场全国性的庆祝浪潮. 以色列国家领导人

盛赞这对搭档是英雄,并由此推动了以色列全国各地的青少年柔道训练计划的

蓬勃发展②,进一步将体育训练与民族教育紧密相连.

２０２１年东京 奥 运 会 上, 以 色 列 选 手 阿 尔 乔 姆 􀅰 多 尔 戈 皮 亚 特 (Artem
Dolgopyat)在男子自由体操决赛中夺得以色列奥运史上第二枚金牌,以色列国

歌«希望»(Hatikvah)在场馆中回荡. 总理纳夫塔利􀅰贝内特(NaftaliBennett)
称其“创造历史”,给整个以色列带来了“巨大的自豪和兴奋”.③ 在２０２４年巴黎

奥运会上,多尔戈皮亚特再次斩获男子自由体操银牌,在归国时受到英雄般的欢

迎. 面对蜂拥而至要求合影的年轻人,他鼓励道:“只要努力并相信自己,没有什

么是不可能的.”④这些犹太运动员身体力行,传承了希伯来先知们为“以色列子

①

②

③

④

JTAStaff, “SydneyMemorialHonorsSlainIsraeliAthletes,” JewishTelegraphicAgency,

September２７, ２０００,https://www．jta．org/２０００/０９/２７/lifestyle/sydneyＧmemorialＧhonorsＧslainＧisraeliＧ
athletes．

参见AronHeller, “AfterJudoMedals,IsraelBasksinSuccessofNew ‘NationalSport,’”

August１４,２０１６,TheTimesofIsrael,https://www．timesofisrael．com/afterＧjudoＧmedalsＧisraelＧbasksＧ
inＧsuccessＧofＧnewＧnationalＧsport/.

参见TimesofIsrael, “IsraelWinsSecondＧeverOlympicGoldMedal,” TheAuistralianJewish
News, August２,２０２１, https://www．australianjewishnews．com/israelＧwinsＧsecondＧeverＧolympicＧgoldＧ
medal/.

AmySpiro, “Double MedalistDolgopyat WantstoInspire Young Athletesto‘Believein
Themselves,’”TheTimesofIsrael,August５,２０２４,https://www．timesofisrael．com/doubleＧmedalistＧ
dolgopyatＧwantsＧtoＧinspireＧyoungＧathletesＧtoＧbelieveＧinＧthemselv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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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们”留下的金科玉律:个人的不懈努力与殉道精神能给民族肌体注入新的活

力,会大大促进民族精神的萌生与民族内聚力的形成.① 他们的成绩与言行,无

疑为整个民族注入了强大的民族自豪感与凝聚力.
纵观以色列的参奥历程,其意义远超体育竞技本身. 这条“参奥之路”映照

出犹太人千年来不断遭受奴役和压迫的历史,无数次的屠杀与浩劫都无法抹去

犹太民族在世界上的印记,这种强大的不屈精神成为以色列参奥的精神动力.
站在世界舞台上展现民族形象,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是犹太民族千百年来的夙

愿. 奥林匹克运动为犹太民族实现这一历史夙愿提供了契机. 奥林匹克精神所

倡导的追求卓越、超越自我、公平竞争,与犹太民族在逆境中自强不息、为尊严和

复兴奋斗的进取精神,产生了强烈的共鸣. 因此,国际体育赛事,尤其是奥运会

这样的全球盛会,自然而然地融汇并承载了犹太民族“历经苦难、奋起抗争与实

现复兴”的民族叙事,成为犹太民族认同建构的重要工具.

三、自豪与成就:马卡比运动会与犹太民族认同的构建

马卡比运动会是犹太复国主义思想家诺尔道在１２０多年前称之为“肌肉犹

太教”的延伸. 在诺尔道的心目中,当时的犹太人是弱者,是驼背、戴着厚厚眼镜

的犹太教学生,不是重建民族家园所需的那种人,为此需要一个所谓的“新犹太

人”. 诺尔道渴望建构一个想象中的历史,在这个历史中,犹太人是一个运动民

族.② 因此,以色列在积极投身奥林匹克运动的同时,始终将区域性体育赛事作

为国家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 创于１９３２年的马卡比运动会作为该国唯一主办

的区域性综合运动会,不仅是犹太复国主义运动的重要实践载体,更被冠以“犹

太奥运会”(JewishOlympics)的誉称,其名称“马卡比”也源自率领古代犹太人

发动起义的犹太民族英雄. 这一发轫于１９世纪末犹太复兴思潮的体育盛会,其
发展轨迹始终与以色列国家命运紧密交织. 在２０世纪３０年代大规模的反犹浪

潮下,第一届马卡比运动会正式揭幕,建国后数次中东战争与恐怖主义事件也未

能阻挡马卡比运动会的脚步. 这进一步佐证了安东尼􀅰史密斯(AnthonyD．
Smith)提出的“族群象征主义”(ethnosymbolism)理论:“当现实境遇与理想化

①

②

参见张倩 红ZhangQianhong, «以 色 列 史» [HistoryofIsrael] (北 京 [Beijing]:人 民 出 版 社

[People􀆳sPublishingHouse],２０１４),３１.
参见JudahAriGross, “TheMaccabiahGamesareDead; LongLivetheMaccabiahGames,”

TheTimesofIsrael, August５,２０２２,https://www．timesofisrael．com/theＧmaccabiahＧgamesＧareＧdeadＧ
longＧliveＧtheＧmaccabiahＧgam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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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图景形成强烈反差时,对‘失落荣耀’的追忆便会转化为重塑族群命运的集

体行动力.”①

１９３２年,首届马卡比运动会在特拉维夫马卡比体育场揭幕. 开幕式上,十

二名骑手以«圣经»中以色列十二支派为原型列队行进,这一设计直接呼应了犹

太复国主义思想家诺尔道倡导的“肌肉犹太教”理念———通过强健体魄重塑民族

形象,对抗欧洲反犹主义者的“病态犹太人”刻板印象. 第二届马卡比运动会举

行时,欧洲的犹太人正遭受纳粹的迫害. 运动会结束后,数百名参赛者留在了巴

勒斯坦,以躲避欧洲日益严重的反犹主义. 由于财政危机、巴勒斯坦暴乱、纳粹

势力扩张、欧洲反犹浪潮加剧及与英国托管政府的冲突,１９３８年马卡比运动会

被迫取消. 这使得第二届运动会成为以色列建国前最后一届体育赛事.② 第三

届马卡比运动会直到１９５０年才举行,以色列国的成立使得体育设施得到改善,
体育训练也更加专业. 虽然只有来自１９个不同国家的８００名运动员参加了运

动会,但在拉马特甘新建的国家体育馆里,约有５万名观众站着为世界上第一个

在犹太国家举行的国际犹太人比赛喝彩.③ １９６１年国际奥林匹克委员会不顾部

分阿拉伯国家代表的异议,授予马卡比世界联盟奥林匹克地位,并宣布马卡比运

动会为“地区性体育赛事”(RegionalSportsEvent).④ 对于以色列这个新生的

国家来说,获得国际承认的意义不言而喻,全世界犹太人取得的体育成绩得到了

国际的认可,体育成就也愈发成为以色列国家地位的象征.
马卡比运动会所造就的对以色列的钦佩和好奇席卷了散居国外的犹太人

群,许多年轻人来到以色列. １９７３年第十届马卡比运动会的开幕式上,运动员

们向１９７２年慕尼黑惨案中的遇难人员致敬,体育场内所有人起立进行纪念祈

祷,祷告说:“他们比鹰还敏捷,比狮子强壮,在世界各国和人民面前代表以色

列.”⑤这届马卡比运动会对于犹太人而言是一个“抑郁”的时刻,但是又加深了

犹太人同以色列这片土地之间的联系,这种联系又在体育层面激发着犹太人的

民族自豪感.

①

②

③

④

⑤

AnthonyD．Smith, TheNationin History: HistoriographicalDebatesaboutEthnicityand
Nationalism (Hanover: UniversityPressofNewEngland,２０００),１１５．

参见YoavDubinsky,Israel􀆳sUseofSportsforNationBrandingandPublicDiplomacy,７７.
参见YairGalily, “TheContributionoftheMaccabiahGamestotheDevelopmentofSportinthe

StateofIsrael,”SportinSociety１２(August２００９):１０３３.
参 见 “Jewsin Sports: The Maccabiah Games,” Jewish VirtualLibrary, https://www．

jewishvirtuallibrary．org/theＧmaccabiahＧgames.

MosheBrillian, “５０,０００SpectatorsSearchedasSecuritySurroundsOpeningofMaccabiah
Games,” New YorkTimes, July１０, １９７３, https://www．nytimes．com/１９７３/０７/１０/archives/５００００Ｇ
spectatorsＧsearchedＧasＧsecuritysurroundsＧopeningＧofＧmaccabiah．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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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年一届的马卡比运动会如期举行,履行着其肩负的使命,即便是在恐怖主

义猖獗的世纪之交,第十六届马卡比运动会仍未停止脚步,正如乌迪􀅰雷卡纳

蒂①(OudiRecanati)所言:“第十六届马卡比运动会不顾一切地举行是对世界犹

太人的致敬.”②２００５年第十七届马卡比运动会被称作“爱的时刻”(TheMoment
toLove),在澳大利亚代表团的带领下,来自５５个国家的７３２６名运动员在拉马

特甘国家体育馆受到了卡察夫总统、沙龙总理和欣喜若狂的观众的欢迎.③ 以

色列政府宣布将２００５年视为“马卡比之年”(YearoftheMaccabiah).
随着互联网的普及,媒体对于马卡比运动会的关注度与日俱增. ２００９年第

十八届马卡比运动会上,来自世界各地的５０００多名犹太运动员与以色列队的

２０００多名运动员一起在拉马特甘国家体育馆参加开幕式.④ ２０１３年第十九届

马卡比运动会吸引了７８个国家代表团的近９０００名运动员参加,再创历史新

高.⑤ 许多国家首次出现在马卡比运动会上,观众在雷鸣般的掌声中起立,惊讶

地看到阿尔巴尼亚、玻利维亚、古巴、毛里求斯、津巴布韦等国的运动员和国旗,
以及来自蒙古乌兰巴托的网球运动员.⑥ 场馆中的国旗犹如一页全球犹太地

图,将散落各地的犹太人紧紧联系在一起.
通过四年一度的仪式化集会,马卡比运动会将全球离散的犹太社群转化为

可视化的“纸质地图共同体”,场馆中的犹太人共同聆听以色列的国歌,激发出心

中的民族自豪感. 当国旗在体育场展开时,离散的犹太人完成对“犹太家园”的

空间想象. 以马卡比运动会为载体,以色列将自己塑造成全世界所有犹太人的

家园并日益成为以色列犹太人与散居国外犹太人休戚与共的象征.⑦ 这一象征

生动印证了史蒂文􀅰格罗斯比(StevenGrosby)的社会学理论:认定某个“民族”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乌迪􀅰雷卡纳蒂是马卡比世界联盟主席、第十六届马卡比运动会的赞助商之一.

JessicaSteinberg, “１６thMaccabiahGamesCometoaClose,”JewishTelegraphicAgency,July
２４,２００１,https://www．jta．org/２００１/０７/２４/lifestyle/１６thＧmaccabiahＧgamesＧcomeＧtoＧaＧclose．

参见“SeventeenthMaccabiah,” Maccabiah,July１１,２００５,https://www．maccabiah．com/en/

maccabiah/maccabiahＧhistory/seventeenthＧmaccabiah.
参见JeremyLast, “TheLastWord:ThePoweroftheMaccabiah,”TheJerusalemPost,June

１２,２００９,https://archive．ph/XIYmE＃selectionＧ１３５９．１Ｇ１３５９．１３.
参见 “Nineteenth Maccabiah,” July１８, ２０１３, https://www．maccabiah．com/en/maccabiah/

maccabiahＧhistory/nineteenthＧmaccabiah.
参见 “Nineteenth Maccabiah,” July１８, ２０１３, https://www．maccabiah．com/en/maccabiah/

maccabiahＧhistory/nineteenthＧmaccabiah.
参见YairGalily, “TheContributionoftheMaccabiahGamestotheDevelopmentofSportinthe

StateofIsrael,”SportinSociety１２(August２００９):１０３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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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在于特定跨地域但边界明晰的领土之上,乃是民族存续的核心要义.① 这种

民族与土地的神圣联结,正是构成犹太民族认同的典型表征.
因此,马卡比运动会呈现出独特的双重价值维度:在竞技层面,它持续吸引

着顶尖犹太运动员,其赛事水平已接近英联邦运动会规格;在认同层面,则通过

“体育回归”机制构建情感纽带.
在认同维度上,篮球运动员塔尔􀅰布罗迪(TalBrody)与足球运动员伦纳

德􀅰克鲁普尼克 (LeonardKrupnik)的选择具有标志性意义. 作为伊利诺伊大

学(UniversityofIllinois)明星球员,布罗迪拒绝了NBA邀约,选择加盟特拉维

夫马卡比队. 此后,特拉维夫马卡比成为欧洲篮球联赛最好的俱乐部之一,赢得

了５次欧洲杯冠军和４８次全国冠军.② 代表美国参加第十七届马卡比运动会

的克鲁普尼克,在参赛后次年便归化以色列,转会至内坦亚马卡比足球俱乐部,
成为该俱乐部的顶级新秀.③ 这些通过“体育回归”的犹太运动员,成功弥合了

现代以色列国家与离散犹太民族之间的历史裂隙,吸引更多的犹太人回到这片

故土. 正如马卡比世界联盟副首席执行官阿米尔􀅰吉辛(AmirGissin)所言:
“在 犹 太 世 界, 我 们 经 常 看 到 分 裂 的 力 量, 但 马 卡 比 和 体 育 是 一 股 团 结 的

力量.”④

纵览以色列的奥运之路与马卡比运动会的举办,不难看出,国际体育赛事对

于犹太民族认同的建构具有显著的推动作用,体现了安东尼􀅰史密斯所提出的

民族认同的核心要素.⑤ 其一,犹太复国主义运动、“肌肉犹太教”的理念以及萨

布拉⑥(Sabra)思想促成了犹太民族形象的转变,而国际体育赛事的参与与举办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参 见 StevenGrosby, “ReligionandNationalityinAntiquity: The WorshipofYahwehand
AncientIsrael,” EuropeanJournalofSociology/ArchivesEuropéennesdeSociologie３２ (February
１９９１):２４０.

参见YoavDubinsky, “RingsofFire: TheComplexRelationsbetweenIsraelandtheOlympic
Movement,” (２０１１):２６.

参见JeremyLast, “TheLastWord:ThePoweroftheMaccabiah,”TheJerusalemPost,June
１２,２００９,https://archive．ph/XIYmE＃selectionＧ１３５９．１Ｇ１３５９．１３.

FeliceFriedson, “IsraelPreparesfor Maccabiah, ２０２２􀆳s Largest World Sporting EventＧ
interview,” TheJerusalem Post, July９, ２０２２, https://www．jpost．com/israeliＧnews/sports/articleＧ
７１１５５５．

安东尼􀅰史密斯认为,文化认同、历史记忆、地域、价值观以及象征是构建民族认同的重要因素,
详见AnthonySmith安 东 尼 􀅰 史 密 斯, «民 族 认 同 » [NationalIdentity], 王 娟 WangJuan译 (南 京

[Nanjing]:译林出版社[YilinPress],２０１８).
“萨布拉”作为一种物化的民族身体意象,体现了犹太“新人”土生土长、顽强扎根同时又略带粗

野的民族性格. “萨布拉”成为巴勒斯坦犹太社会新的民族偶像,在以色列建国前后的民族构建神话中占

据着核心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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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强化了该形象下的民族认同,塑造出一种文化认同. 其二,奥运会上的“慕尼

黑惨案”与大屠杀记忆一道成为犹太民族集体记忆的重要组成部分,共同强化了

犹太民族的历史记忆,使之成为犹太民族认同的核心. 其三,在国际体育赛场上

取得成就的犹太运动员成为民族英雄,向全世界犹太人传递出独特的民族自豪

感与成就感,使之成为犹太民族的象征与犹太英雄主义的传承. 其四,马卡比运

动会所塑造的“体育回归”,强化了犹太人对于以色列这片故土的归属感,形成了

以色列犹太人与海外犹太人的情感纽带,进而建构起古代以色列与现代以色列

国家的联系,增强犹太移民的归属感和认同感.

四、国际体育赛事对犹太民族认同建构的特征及意义

犹太人通过国际体育赛事,在充满变化与不确定性的现代世界中追寻到了

民族性的自我(nationalself),实现了“自我定义”. 正如犹太运动员塔蒂亚娜􀅰
怀纳(TatianaWainer)所言: “参加马卡比运动会是为了记住我们是谁,我们来

自哪里,并向世界展示我们仍然在这.”①同时,体育对于犹太人而言,其意义远

不止如此. 但正是通过民族认同的建构,体育对犹太人的意义与价值得以延伸,
进而具有宣示国家主权、缓和国际冲突以及展现国家世俗性的意义. 然而,凡事

皆具两面性. 安东尼􀅰史密斯曾言:“民族认同与民族主义皆具有模棱两可的力

量,并且对当今世界绝大多数地区的绝大多数人口都具有或好或坏的影响.”②

并且,犹太民族的自由是在剥夺其他民族自由的基础上实现的,从而将不稳定、
冲突与恐惧带到了以色列这片土地之上. 因此,犹太民族主义是一种狭隘、充满

矛盾的单一人性的民族信条,它使国际体育赛事对犹太民族认同建构具有民族

沙文主义、军事化倾向、受犹太传统价值观束缚的特征,从而激化了犹太人与阿

拉伯人的矛盾,加剧了地缘政治冲突. 因此,国际体育赛事对犹太民族认同建构

的意义既有积极层面,亦有消极层面.

(一)国际体育赛事对犹太民族认同建构的特征

从以色列体育事业的发展与国际体育赛事的参与的视角来看,犹太民族认

同的建构具有三个显著特征.

①

②

SergioCarmona, “SouthFloridaAthletesFeelJewishPrideatMaccabiGamesinMexicoCity,”

SunSentinel, July２６, ２０１９, https://www．sunＧsentinel．com/２０１９/０７/２６/southＧfloridaＧathletesＧfeelＧ
jewishＧprideＧatＧmaccabiＧgamesＧinＧmexicoＧcity/．

安东尼􀅰史密斯,«民族认同»,２６.



—６７　　　 —

第一,民族沙文主义色彩. 作为占以色列总人口近五分之一的第二大族类,
阿拉伯人不能享有与犹太人平等的公民权利,也无法融入以色列社会,他们受到

政治、经济和社会等方面的排斥和挤压.① 在以色列参奥的历史当中仅有３名

阿拉伯人代表以色列参赛,分别是代表以色列参加１９６０年罗马奥运会的梅隆

(Meron)、代表以色列参加１９７６年蒙特利 尔 奥 运 会 的 法 特 􀅰 特 尔 克 (Rifaat
Turk)以及代表以色列参加２０２４年巴黎奥运会的马拉纳(Marana). 参赛比例

与阿拉伯人庞大的人口基数相比显然不值一提. 另外,国际媒体对于以色列的

体育报道也下意识地将以色列国民等同于犹太人,这也从侧面反映出阿拉伯人

在以色列社会所受到的排斥与挤压. 与此同时,每四年一届的马卡比运动会是

专属于犹太人的运动会,以色列境内的阿拉伯人曾多次抵制该赛事的开展,并将

其与以色列的军事活动挂钩,迫使他们在体育领域做出回应. 这种抨击并非空

穴来风,在以色列建国初期,体育事业的发展的确同军事活动密切相关,使其呈

现出军事化的特征.
第二,军事化倾向. 犹太复国主义赋予了以色列国防军“神圣”的地位,其重

要性超越了所有政治和社会分歧,使之能够渗透到社会的各个领域,体育也未能

幸免.② 这导致了以色列高级军官参与体育管理的情形屡见不鲜. 任命什米

尔􀅰索谢尔③(ShmuelSocher)在以色列体育界,尤其是足球界担任各种职务就

是一个典型的例子.④

这种体育与军事之间的特殊关系,使犹太体育运动狂热地投身于战争,甚至

承担起了“为以后的战争训练我们的孩子”的任务. 在犹太人的体育言论中,军

事化倾向成为一个核心主题. 体育团体被视为代理军队,他们不仅要捍卫犹太

人的尊严,还是民族教育的重要工具.⑤ 以色列国家体育运动中心也并非以伟

①

②

③

④

⑤

参见李志芬LiZhifen,‹主体民族主义与国族构建的悖论———以色列民族政策思想之评析›[The
ParadoxbetweentheMajorityNationalismandNationＧbuilding],于«西亚非洲»[WestAsiaandAfrica],

２０１１年第７期[２０１１,Issue７],４７.
参见UdiCarmiandMosheLevy, “TheMilitarisationofIsraeliSportManagementinthe１９５０s

and１９６０s,”IsraelAffairs２５(March２０１９):５７４Ｇ５７５.
索谢尔出生于德国德累斯顿,于１９３６年与一群青年运动的成员一起移民到当时的巴勒斯坦地

区. １９４４年,随着犹太旅的成立,他被派往英国学习炮兵军官课程. １９４９年,他应征加入以色列国防军,
并与少数资深炮兵一起成为以色列国防军炮兵部队的创始人. 索谢尔除长期从事军事活动外,还密切关

注国家体育事业. 他曾担任以色列国防军最高体育委员会主席,促进国家体育事业的非政治化发展.
参见UdiCarmiandMosheLevy, “TheMilitarisationofIsraeliSportManagementinthe１９５０s

and１９６０s,”５８２.
参见 MichaelBrennerandGideonReuveni,EmancipationthroughMuscles:JewsandSportsin

Europe (Lincoln: UniversityofNebraskaPress,２００６),５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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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的犹太体育英雄命名,而是以温盖特①这样的军事人物命名. 以上种种现象,
使以色列体育事业成为犹太社会军事化的媒介.②

第三,受犹太传统价值观的制约. 传统的犹太价值观将犹太人与“读书人”
的身份相挂钩,漠视所谓“体力劳动”的体育运动,导致素来以创新与科技著称的

以色列并未在体育领域取得重大研究突破. 在耶路撒冷、特拉维夫、海法、比尔

谢瓦和巴尔伊兰的五所国立大学中,没有任何一个院系专注于奥林匹克研究或

体育研究. 以色列的大学中也没有开设体育研究博士学位,在体育研究领域工

作的学者大多在国外攻读博士学位.③ 并且,在传统的犹太社会中,女性一直处

于从属地位④,这造成了犹太男女的地位差异. 因此自以色列建国以来,女性在

各体育领域缺乏平等机会的问题一直很突出.
此外,犹太教的传统也阻碍着体育运动的参与. 在犹太传统中,“遵守安息

日”的观念在犹太人心目中占据崇高地位. 在安息日进行体育活动,被视为对犹

太传统的破坏和僭越,从而导致许多运动员不得不放弃参加在安息日举办的比

赛. 在安息日进行的所有训练都没有教练指导. 在选择在安息日训练的运动员

中,约有一半的人对自己的训练施加了限制.⑤ 譬如,在１９８８年汉城奥运会上,
轻量级拳击运动员耶胡达􀅰沙伊姆(YehudaChaim)因无法在安息日参加比赛

而被淘汰出局.⑥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温盖特指奥德􀅰温盖特(OrdeWingate)少将,原是一名英国陆军的高级军官. １９３６年至１９３９
年期间,温盖特训练犹太特种部队以镇压阿拉伯大起义. 他深入参与犹太复国主义事业,加之他在英国

休假期间公开发表支持建立犹太国家的言论,使他深受以色列国防军领导人的敬重. 在以色列,以他的

名字命名的地点包括:以色列国家体育运动中心(MachonWingate)、耶路撒冷塔尔比亚街区的温盖特广

场(KikarWingate)以及海法附近的叶明奥德青年村. 此外,１９４６年在伦敦成立的犹太足球俱乐部也是

以他的名字命名的.
参见 MichaelBrennerandGideonReuveni,EmancipationthroughMuscles:JewsandSportsin

Europe,４９.
参见YoavDubinsky, “RingsofFire: TheComplexRelationsbetweenIsraelandtheOlympic

Movement,” (２０１１):６９.
参见张淑清ZhangShuqing,‹以色列宗教女性主义思潮及其影响›[OnReligiousFeminismand

ItsInfluenceinIsrael],于«西亚非洲»[WestAsiaandAfrica],２０１７年第４期[２０１７,Issue４],１４６.
参见 SusanaPaton Hancock, TheLegacyof MuscularJudaism: JewishＧIsraeliIdentity

throughSport (Oxford: UniversityofOxford,２０１８),２５４.
参见“ABriefHistoryofIsraelattheGames,” Haaretz,July２７,２０１２,https://www．haaretz．

com/israelＧnews/sports/２０１２Ｇ０７Ｇ２７/tyＧarticle/israelＧatＧtheＧolympicＧgames/０００００１７fＧf０５６Ｇd４９７Ｇa１ffＧ
f２d６８９３c０００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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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国际体育赛事对犹太民族认同建构的意义

从积极层面而言,国际体育赛事对犹太民族认同建构的意义有以下三个

方面.
首先,彰显国家主权,向世界展示犹太民族的形象. 尽管以色列的参奥历程

一直为不承认以色列的国家和组织的抵制、排斥和政治干预所笼罩,但体育运动

作为一种民族热情铭刻在以色列的成长岁月中,并产生了向世界展示其主权的

强烈愿望. 正如赫茨尔所言:“正是反犹主义使我们成为犹太人􀆺􀆺它将迫使犹

太人去创建一个属于自己的祖国.”①

近代以来,几乎所有参赛国都将奥运会视为提高国家声望的机会,国家利用

奥运会来确保政权的合法性,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 在１９６０年的罗马奥运会和

１９６４年的东京奥运会上,意大利和日本的参赛标志着它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

重返国际舞台,东德在奥运会上的成功有助于促进国际社会对其作为一个独立

国家的认可.② 同样,以色列作为一个新兴的独立国家,有着展示其主权国家身

份的迫切愿望,希望通过奥运会或其他国际赛事构建国家认同与民族形象.

１９５２年以色列以独立国家的身份参加奥运会标志着以色列作为一个主权国家

得到了国际社会的认同,向全世界展现了犹太民族的形象,从而印证了布莱恩􀅰
斯托达克(BrianStoddart)的观点:“体育是‘文化战争(culturewars)’中的一种

武器,各国不是在商品和物资市场上竞争,而是在声望市场上竞争. 而声望正是

民族国家孜孜以求的,因为在世界舞台上获得认可和尊重是国家主权合法化的

最重要手段之一.”③

其次,缓和阿以冲突,改善犹太人的国际形象. 自１９９３年以来,联合国大会

一再表示支持奥林匹克休战理想和国际奥委会的使命,通过了一项题为“通过体

育和奥林匹克理想建设一个和平的更美好世界”(Buildingapeacefulandbetter
worldthroughsportandtheOlympicideal)的决议. 因此,国际体育赛事逐渐

成为国家、城市和参赛代表团提升国际形象的平台. 在恐怖主义、阿以冲突不断

升级的背景下,体育为以色列提供了另外一种选择. 就像斯托达克所说的那般:
“虽然文化战争不能取代真正的战争,也不能取代经济竞争,但它们绝不是无足

①

②

③

参见TheodoreHerzl,TheDiariesofTheodorHerzl,transbyMarvinLowenthal(NewYork:

Grosset&Dunlap,１９６２),５５Ｇ５６.
参 见 John Hargreaves, “Olympism and Nationalism: SomePreliminary Considerations,”

InternationalReviewfortheSociologyofSport２７(February１９９２):１２９.

BrianStoddart, “Sport,CultureandPostcolonialRelations,”SportandPolitics (１９８６):１２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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轻重的,在正式的政治纽带萎缩的地方,非正式的文化纽带(如通过体育竞赛建

立起来的纽带)很可能变得更加重要.”①

同时,在国际体育赛事上,犹太人也向世界展示了其非好战性的一面. 国际

媒体对以色列主办体育赛事的报道向人们传达这样的信息,即以色列不仅有战

争和冲突,也有参与体育运动的和平一面. 对此,国际柔道联合会主席马里乌

斯􀅰维泽尔(MariusVizer)说道:“阿拉伯人和以色列人之间的这场冲突是过去

几代人的遗产,我们现在需要向年轻人展示如何在团结、和平与友谊中共同生

活.”②因此,体育正在拉近犹太人与那些仇视他们的阿拉伯人的距离,尽管步伐

缓慢,但仍让人们看到了双方和解的可能.
最后,提高犹太女性的地位,展现犹太人的世俗性. 自以色列建国以来,女

性在各体育领域缺乏平等机会的问题一直很突出. 在国际奥林匹克“自由和平

等权利”精神的影响下,女性对体育参与现状的不满迫使以色列采取一系列措

施. １９９４年,以色列体育管理局成立了妇女体育部,其职责是推进妇女体育问

题的解决.③ ２００３年１１月７日,以色列颁布了«体育法修正案»,规定“男女在以

色列体育组织中的公平代表权”④. 以色列奥委会一直致力于为女性在体育运

动中创造机会,旨在实现自上而下的变革. ２０１８年,随着 “温盖特法”(Wingate
Law)的实施,温盖特学院被指定为以色列文化和体育部下属的政府公司,其名

称也更改为 “国家卓越体育学院”(TheNationalInstituteForSportExcellence).
同时,温盖特学院将２００７年成立的雅典娜(Athena)基金会转变为一项促进以色

列女性体育运动的国家计划,旨在改变以色列的体育文化,无论是在社会上还是

在“性别思维”上,以确保女孩和妇女充分参与体育运动.⑤

越来越多的犹太女性运动员参与到国际赛事当中,形成了一股女子与男子

平等的社会风气,２０２４年巴黎奥运会以色列代表团中有３５名女性参加,不算足

①

②

③

④

⑤

BrianStoddart, “Sport,CultureandPostcolonialRelations,”１２５．
RuthEglash, “AtASportingEventinanArabCapital,anUnexpectedSound: TheIsraeliNational

Anthem,”TheWashingtonPost,November２５,２０１８,https://www．washingtonpost．com/world/middle_east/

atＧaＧsportingＧeventＧinＧanＧarabＧcapitalＧanＧunexpectedＧsoundＧtheＧisraeliＧnationalＧanthem/２０１８/１１/２５/fb６４０４９aＧe
２a２Ｇ１１e８Ｇba３０Ｇa７ded０４d８fac_story．html．

参见YairGalily, HaimKaufmanandIlanTamir, “SheGotGame?! Women,SportandSociety
fromanIsraeliPerspective,”IsraelAffairs２１(April２０１５):５６６.

参见YairGalily, HaimKaufmanandIlanTamir, “SheGotGame?! Women,SportandSociety
fromanIsraeliPerspective,”５６７．

参见“TheWingateInstituteforPhysicalEducationandSports,”InternationalJewishSports
HallofFame,http://www．jewishsports．net/wingate_institute．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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球队,女性的人数占大约一半.① 伴随着亚尔􀅰阿拉德(YaelArad)斩获以色列

在当届奥运会的首枚奖牌,女性运动员取得的体育成就也愈发突出,这些成就激

励着以色列女孩们,改变她们对于体育的看法,同时也改变社会对于女性参与体

育的歧视,将女性从传统犹太教中的男女地位差异中剥离出来,塑造新时代的犹

太女性.
尽管从积极层面看,国际体育赛事对犹太民族认同建构的意义非凡,但同民

族主义在当今世界所发挥的作用一样,也有着一些消极层面的影响.
其一,随着阿以争端的持续,关于抵制以色列参与国际体育赛事的争论屡见

不鲜. 阿拉伯国家抵制以色列参与国际体育赛事始于１９５６年,当时埃及、黎巴

嫩和伊拉克因西奈半岛战争而抵制奥运会. ２０世纪七八十年代,巴林和沙特阿

拉伯、卡塔尔等海湾国家凭借其雄厚的资金在世界体育界的影响力日益增强,逐
渐参与国际体育赛事的举办. 彼时,阿拉伯国家对以色列的抵制再次达到高潮.
最终,以色列于１９８２年被永久禁止参加亚运会.

这种参赛抵制逐渐演变为伊斯兰国家运动员拒绝与以色列运动员同台竞技

或以其他方式的抗争. ２００４年雅典奥运会期间,伊朗柔道世界冠军、开幕式伊

朗旗手阿拉什􀅰米雷斯迈利(ArashMiresmaeili)选择退出奥运会,拒绝与以色

列运动员比赛.② 在随后的２００８年北京奥运会上,伊朗运动员穆罕默德􀅰阿里

扎伊(MohammadAlirezaei)拒绝与以色列游泳运动员汤姆􀅰比利(TomBe’eri)
一起参加奥运会的１００米蛙泳预赛.③ 这些抵制与抗争将以色列与长期持续的

阿以冲突联系在一起,给以色列国家和民族形象的构建带来了负担.
其二,固化以色列在阿拉伯人心中军事化的形象. 起初,犹太人参与体育运

动的目的是在“肌肉犹太教”理念之下,创造一种以军事技能为基础的新的犹太

精神,驳斥对犹太人固有的身体劣势的诋毁性种族偏见.④ 因此,犹太人的体育

事业带有明显的军事化倾向. 然而,随着现代体育的发展,以色列的体育管理呈

现出商业化、专业化的特征,军官参与体育管理的机会愈发减少,正经历着“去军

事化”的进程. 但阿拉伯国家仍将以色列的体育活动同军事挂钩,并对此进行抵

①

②

③

④

参见ShaniAshkenazi, “Faster, Stronger, MoreEqual: FemaleAthletesinParisWillMake
History,”Calcalistech, May５,２０２４,https://www．calcalistech．com/ctechnews/article/１gd０１af５n.

参见TracyWilkinson, “IranianAthleteQuits; RefusestoFaceIsraeli,”LosAngelesTimes,

August１５,２００４,https://www．latimes．com/archives/laＧxpmＧ２００４ＧaugＧ１５ＧspＧolyiran１５Ｇstory．html.
参见AllonSinai, “IranianrefusestoraceIsraeliswimmerinBeijing,” TheJerusalem Post,

August９,２００８,https://www．jpost．com/sports/iranianＧrefusesＧtoＧraceＧisraeliＧswimmerＧinＧbeijing.

HaimKaufman, “JewishSportsintheDiaspora, Yishuv,andIsrael:BetweenNationalismand
Politics,”IsraelStudies１０(February２００５):１５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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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使以色列体育事业的发展与国际体育赛事的参与受到地缘政治因素的制约.
总的来说,国际体育赛事对犹太民族认同建构的消极影响,恰是其特征的具

象化体现. 由于犹太民族主义本身具有一定的排他性、极端性与宗教色彩,与之

相关联的体育运动也呈现出民族沙文主义、军事化倾向与受犹太传统价值观束

缚的特征. 这些特征无疑加剧了犹太复国主义与阿拉伯民族主义之间的摩擦,
激化双方的矛盾.

然而,通过国际体育赛事,也能够看到犹太人正逐渐摈弃那些极端的思想并

突破狭隘的民族主义,努力将自己与奥林匹克主义、普世价值观联系起来,向世

界展示犹太人追求和平的一面. 这种转变趋势,体现了彭树智先生关于现代民

族主义发展特征的论断:它并非固守封闭,而是在“历史转变为世界历史”的进程

中,必然包含“人类性、世界性和时代性的文明交往特征”,并发展出“全球性的世

界意识层次”.①

五、结语

在全球化时代背景下,体育已成为国家主权全面伸张的象征、现代民族国家

对外交往的工具. 通过这一舞台,民族国家得以展现民族形象,构建民族认同,
释放民族情绪,运动员则化身为国家的标志和民族的象征. 国际体育赛事的参

与,改变了人们对犹太民族的刻板印象,将犹太人构建成一个“肌肉犹太教”理念

下的运动民族. 在国际赛场上取得辉煌成就的犹太运动员更是被视为现代犹太

英雄主义的化身,他们获得的奥运奖牌比其他任何事物都更能唤起民族自豪感,
激发了民众心中的爱国情感,使人们加强了与以色列这片故土间的情感与联系,
构建出民族认同中“祖国”②的概念,从而将散居世界各地的犹太人凝聚在了一

起. 国际赛场上的国歌、旗帜、制服、典礼和纪念仪式,则能够唤起民族成员对共

同历史遗产和文化血脉的情感. 可以说,正是通过国际体育赛事,犹太人方能在

当今世界“重新发现”那个“本真的自我”,实现自我定义和自我定位.
然而,犹太民族的理想或是民族主义信条具有单一性,它势必将践踏无法为

这个民族所接纳的其他人群的利益,最终被拖入政治的卡律布狄斯漩涡③. “但

①

②

③

参见彭树智PengShuzhi,«东方民族主义思潮»[OrientalNationalism: ACriticalStudy] (北京

[Beijing]:人民出版社 [People􀆳sPublishingHouse],２０１３),５.
安东尼􀅰史密斯,«民族认同»,１６.
卡律布狄斯漩涡,亦称“处于斯库拉与卡律布狄斯之间”(betweenScyllaandCharybdis). 这一典

故源自希腊神话,其核心隐喻为当个体被迫在同等危险的极端选项间做出抉择时,其选择终将导向灾难

性后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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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随着国际体育赛事的发展,不同文化、民族之间的歧视与偏见逐渐减少,敌对

国家由此获得了互动与沟通的桥梁. 体育运动的发展也促进了部落主义和民族

主义的模糊化,从而促使跨国球队和超越种族、文化乃至国界的观众群的诞

生.”①因此,在全球化的背景下,国际体育赛事既为犹太人提供了民族认同建构

的工具,又为犹太人突破民族界限、融入世界创造了机遇. 如同１９７１年中美“乒

乓外交”②发挥的作用一样,体育能够超越民族的界限为犹太人和阿拉伯人提供

一种低成本、更便捷的交往方式;体育竞赛作为“没有武器的战争”,也可以成为

双方国际冲 突 的 替 代 品,实 现 外 交 无 法 创 造 的 愿 望. 正 如 纳 尔 逊 􀅰 曼 德 拉

(NelsonMandela)在首届劳伦斯世界体育奖颁奖典礼上所宣称的那样:“体育具

有改变世界的力量,它能以其他方式将人们团结在一起,它能用年轻人听得懂的

语言与他们对话. 体育可以在曾经只有绝望的地方创造希望.”③

①

②

③

HaimKaufmanandYairGalily, “Sport, ZionistIdeologyandtheStateofIsrael,” Sportin
Society１２(August２００９):１０２４．

１９７１年４月６日,中国领导人邀请美国乒乓球队访华,以“小球转动大球”,打破两国２０余年的

外交僵局. “乒乓外交”标志着中美关系从对抗转向合作,深刻改变了冷战国际格局,被视为２０世纪最具

戏剧性的外交事件之一.

Laureus, “LaureusUnitesSportingWorldtoCelebrateNelsonMandela􀆳sWorldon Mandela
Day,” Laureus,July１８,２０２１, https://www．laureus．com/news/sportＧlaughsＧinＧtheＧfaceＧofＧdiscriminＧ
ation＃．


